
台湾深度

时代的青鸟：民主金孙与课金公妈，台湾反国会扩权行动的“金钱动员”

他说课金像是花钱让年轻人去郊游，但他觉得无所谓。过去的他在街头抗争因而认识了体制，现在的他希望年轻一代能看清体制的脆弱。

2024年5月28日，台北，立法院审议国会改革法案，立法院外有民众集会。摄：陈焯煇/端传媒

5月17日傍晚，宏杰的手机跳出一则则的讯息。点开脸书 Messenger，闲置了将近十年、早在太阳花学运（另称三一八运动）时期成立的聊天群组，这天
忽然浮上水面。 “大家今晚青岛东见。”一句言简意赅的动员指令在群组放送。紧接著，随即在台湾的各大社群平台迅速扩散。

这天是立法院迳付表决“国会职权修法”草案的首日。上午9点开议后，蓝绿白三方即上演激烈冲突，提案的国民党、民众党立委挟著人数优势，频频突破民
进党立委的杯葛，正反阵营从争论叫嚣升级至肢体冲突，甚至有多名立委受伤被送往医院。

临近半夜，越来越多人从四面八方聚集于青岛东路上，数百名群众在立法院外喊著“没有讨论，不是民主”、“我藐视国会”，要求立法院停止表决。有人在额
头绑上写著“国民党不倒，台湾不会好”——太阳花学运最具标志性的黄色布条，警方也动用了拒马戒备，现场弥漫著太阳花的既视感。

宏杰观察，当晚就像太阳花的同学会。只是感慨的是，十年前，大伙们道别前还说著“愿下次见面不必在街头”，如今看来，显然是事与愿违。

同一时间，好不容易哄好五岁的女儿入睡，40岁的志斌在 Threads 上焦虑地看著讯息，查看修法进度。

作为受太阳花运动洗礼的一代，志斌感受到自己的政治经历几乎可以分为三一八前与三一八后了。但此刻的他，除了年龄上不再年轻，有了家庭，不再是那
个说冲就冲，累了就睡在街头的自己了。现在，不管外头发生什么事，他优先考量的绝对会是孩子。

然而，他感到自己还可以做得更多。

https://theinitium.com/zh-Hans/channel/taiwan
https://theinitium.com/zh-Hans/channel/feature


2024年5月21日，台北，立法院继续处理蓝白国会改革提案，场外上万民众聚集抗议。摄：陈焯煇/端传媒

“干我都40岁了，还要被逼上街头喔”

人潮终随著立法院长韩国瑜在午夜11点59分宣布休会后，逐渐散去。但谁也没想到，青岛东路在七天之后的5月24日，迎来2014年太阳花学运以来，规模
最大的社运行动，十万名公民集结在立法院外的道路上抗议。28日，街头上依旧站出了七万人，但蓝白两党仍以人数优势，通过此次争议的法案。

民进党团穷尽一切方法拦阻，宪法法庭在7月19日裁准暂时处分，修法将在释宪宣判前暂停执行。而公民集会仍随著国会议程时时跟行，他们被称为“青
鸟”；至今，青鸟行动仍是进行式。

在此次反国会职权修法争议中，台湾的各大社群平台，包括脸书、Instagram、Threads、LINE 等，出现大量的资源媒合贴文。相较十年前的太阳花，青
鸟行动亦有著这个时代的模样。

台湾的 Threads 热潮，约莫在今年1月总统大选后兴起。民进党虽然赢下第三届总统任期，但在国会席次上失去多数席次，也只能说是“惨胜”。焦急的支持
者们受制于脸书对政治贴文的压抑，决定另辟战场，以“内容推荐”作为演算机制的 Threads，让选后的民进党支持者在平台上汇聚成同温层，让 Threads

在台湾开始主流化。

Threads 在2023年7月正式上架，据官方资料显示，台湾不管在用户数或流量上皆占据全球前排。

十年前的脸书之于太阳花，正如同十年后的 Threads 之于青鸟行动。甚至连“青鸟行动”这个运动名称，更是来自用户对脸书演算法的不信任——据一些网
友质疑，脸书压抑立法院外的“青岛东路”的关键字，让许多人无从自社群媒体上得知修法议程，尽管这样的说法未经官方证实。

这些反对蓝白两党以修法遂行国会扩权的网友，在17日修法首日以文字在 Threads 上直播；在院长韩国瑜宣布议事延长到晚间后，Threads 上也开始贴出
立法院外人潮聚集的照片，一则则文字写著：“越来越多人来了！”“十年后想不到还要冲立法院”“立法院外，快来！”一时之间，十年前的3月18日群众冲进
立法院的画面，仿佛与十年后的这晚叠合，却又像是靠得过近的镜头般，始终难以准焦。

志斌看著 Threads 跳出的讯息，感到自己需要做些什么，他看向妻子压低声音问到：“我可以去现场一下子吗？”妻子点点头，自认不再年轻的志斌嘀咕了
句“都这么老了还搞这出”后，坐上机车，在浓浓夜色中上路，跨过台北桥后再继续往前就是立法院了。

停好机车，志斌徒步前往立法院，一名大学时代的学长远远看到他，隔著人群喊到：“韩国瑜都宣布散会啦你才来！”指针刚过午夜零时，韩国瑜已在11点59

分宣布休会。

志斌一手抓著路上买来的槟榔，街道上的气氛让他想到十年前的太阳花运动，正计算著要决一生死的他，抵达时院会已结束，那包想用来刺激肾上腺素的槟
榔暂时派不上用场。

他站在青岛东路上面对镇江街的路上，前方立法院的侧门已关上，他身前身后皆是人潮，盘旋在立法院外不肯散去。有民众挥舞起彩虹旗，还有自行车骑士
不及脱下安全帽便已驻足人群中，另一些人低著头滑手机。他感觉还有人从各个方向前进，一些零零星星的口号被喊出，“没有讨论、不是民主”，还有民众



轮流举起麦克风宣讲。好几队手持盾牌的警力迅速集结，并在群众聚集的道路上摆上路障，不再让车辆通行。 志斌在现场拍了照，上传社群媒体，他写下
“干我都40岁了，还要被逼上街头喔”。他在青岛东路上绕了绕，没有停留太久，在人潮散场前他已先离开，沿著来时路上了台北桥，回到桥的另一边。

2024年5月17日，台北，国会改革法案在立法院力拼三读，国民党立委跟民进党立委于议场表决期间爆发冲突。摄：陈焯煇/端传媒

太阳花以后，余下的怒

其实那晚志斌不确定自己该不该去一趟立法院。正确来说，他不确定妻子会不会让他去。

十年前的太阳花学运，刚满三十岁的他已经有份稳定的工作，在3月18日学生与公民团体翻墙冲进立法院并占领议场后的六天，志斌在隔著一条马路外的行
政院中感受到他此生难忘的恐惧。

3月24日，志斌从网路上得知，占领立法院的行动因执政的国民党消极应对，有人主张要再攻下行政院，逼迫政府回应。志斌赶到时，行政院外已经有大批
群众与警力对峙。他穿越人群向行政院建筑内走去，突然间，他已经一屁股坐在行政院的大厅地板上，跟著身旁的陌生人一起呼喊口号，要求警察后退。

后来的那晚，警方先是驱离现场驻守媒体，再请盾牌组成人墙，团团包围著志斌与抗议者。为了在警方采取驱离行动时不被打散，他与身旁的人手勾著手，
勾得手臂发疼。志斌最终被拉起身，高大壮硕的他被员警以盾牌排除，再被粗暴地拉扯到一旁。

这是太阳花运动中最血腥的驱离行动，无数示威者遭警棍殴打，被盾牌剁脚，两辆镇暴水车对群众喷射强力水柱，许多人踉跄倒地后持续被水柱冲击。志斌
的愤怒在十年后一样不被忘记。

志斌后来结婚生子。十年后的这一天，直到把孩子安顿好，他才像是探询般地问妻子，能否让他去一下，一下下就好。

志斌的妻子十年前也参与太阳花运动，据志斌的说法，是“非常热情的参与者”。但该不该冲的纠结，却在他内心挣扎了好一阵。他若去了，孩子势必得留给
妻子照顾；又若这场行动演变成像太阳花历时超过一个月的大型运动，自己还有办法全心投入吗？太太想去怎么办？肠病毒此时正在流行阶段，把孩子带去
现场会不会被传染，三十岁的志斌没想过的，却在四十岁时让他陷入焦虑。最后，他与妻子协议轮流去现场。

对志斌来说，2014年的太阳花几乎是他这一代人的政治启蒙。2016年，蔡英文第二度参选总统总算胜选上任，台湾迎来第三次政党轮替，虽然此后台湾的
社会运动不再有太阳花的规模，但这场运动毕竟是扭转了彼时台湾的命运，也自此改变台湾的政治板块，志斌也希望这一代的年轻人有机会能够参与，“用眼
睛去看，用亲身体验”、“去感受它最重要的”。



2024年5月21日，台北，立法院继续处理国会改革法案，场外上万民众聚集抗议。摄：陈焯煇/端传媒

课金回馈社会，把民主金孙送到现场

志斌开始 Threads 上发文，一开始以抱怨文为主，“为什么这么老了还要来立法院”，但不管如何，志斌感觉到这个平台似乎随时会让贴文成为“爆款”。尤
其那一阵子，大家都说 Threads 的演算法不像脸书会“压触及”，不但流量好、甚至会看到比脸书更多的陌生贴文，这些贴文有助于议题串连。一时间，几
乎大家都上去 Threads 了，更多人享受到平台的流量红利，在脸书已不多见的“爆文”，却在 Threads 上活了回来。

17日的审议，仅有部分条文完成二读，这次的法案审议预计数十条条文草案欲修正，在民进党的全力杯葛下，国会职权修法至少还会延宕多时。Threads

上也接力号召，要在21日的院会审查上街抗议。

也在这个时候，在这个大选后开始热闹喧腾并渐显重要的社群媒体上，接连出现了几则关于“课金”的贴文。

有人发起集资，在各县市包游览车接驳声援者前往台北的立法院，或是团购瓶装水、雨衣、食品等物资；脸书还有人拿出新台币100万元，资助各地学生北
上的高铁票与饭店住宿费用。来自四面八方、无法抵达的群众们，以“课金”、用自己的资源把人力输送至行动现场。

课金（かきん）一词来自日文，指的是收费、征收，在网路使用情境中，多指在线上游戏中购买道具或装备的消费行为。这些青鸟行动支持者们自称是“课金
公妈”，无偿捐助资源在网路上认领自己的“民主金孙”，成为这次青鸟行动中相当另类的支持体系。

这些“公妈”有许多都曾是2014年太阳花运动的示威者，他们笑称自己经过十年后经济能力稍好、成为“课金战士”，那句“十年前睡马路，十年后睡饭店”传神
地呈现出这十年间的转变。

例如，一位在外商半导体公司担任主管的“阿妈”就在 Threads 上表示“赚了十年想回馈社会”，顺利在社群上宠爱七名“金孙”，课金8000元，而她还希望加
码，目标设定十万元，“反正我就课到岛屿天光的时候，跟他们比气长。”

随著一则则贴文涌现，原先零星的课金文开始燎原，逐渐清晰“青鸟行动”的轮廓。



2024年5月28日，台北，立法院审议国会改革法案，民进党立委一起走入议场。摄：陈焯煇/端传媒

课金非赎罪

志斌也迎上了 Threads 上的这股风潮。他忆及，十年前因为324的震撼，他买了人生的第一台专业相机，为的是为时代留下见证。那年，他还在公部门做基
层派遣工，薪资不到三万，那年多数人过著压抑的生活，街头连年爆发抗争，志斌认为，那些运动描绘出他那一代人愤怒的形状，也才有太阳花的成功。

“如果你有参与过这场运动，你会知道为什么贱民解放区让人如此念念不忘，因为它从取名就直击了我们的心。”

那部买来记录时代的相机，催促著他走上影像工作，现在的志斌是一名影像工作者，十年前他亲身领略到社会运动的洗礼，十年后，另一场公民课在街头开
课，他希望更多年轻人也能来到现场感受；“现场”，他在这两字加强了语气。

他试著在上头发文征求“金孙”。第一则贴文发出，但对 Threads 的操作不熟悉被误删。他又重新发文，说自己还没征求到“金孙”，他可以赞助一人高铁来
回车票，并以自己的故乡高雄、以及求学成长的嘉义学生优先。

这则贴文获得数百个爱心，连志斌也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么高的流量，但演算法还是将金孙推送到他眼前。“神奇”，这是他对事态发展结果的注解。

类似的课金行为，早见于五年前香港爆发的反修例运动。

那年，勇武者、和理非，混杂成示威者的复杂面貌。但在前线的抗争行动背后，有一群感到歉疚的香港长辈。他们早年戮力拚经济，对香港政局的转变漠
然，香港经济好了，政局却坏到令人不再熟悉，他们称自己为“家长”，提供金钱添购防毒面罩、防护装备给“小孩”，提供住所、交通甚至法律服务，让这些
为香港民主抗争的青年不敢孤独。

台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何明修指出这是一种复杂的赎罪情绪。他在2023年发表的论文〈金钱的运动意义：香港民主运动中的资金动员〉访谈多名以金钱支援
示威者的港人，文中表示，“资金动员”来自强烈的愧疚情感，其象征性影响带来意想不到的经济结果，随著金钱的流入，捐款与消费、募款与盈利之间的界
线变得模糊，随著流入的金钱愈多，参与者更加努力确保预期的关系不会被金钱动员所扭曲。

https://www.researchgate.net/publication/374948625_Movement_Meaning_of_Money_Monetary_Mobilization_in_Hong_Kong%27s_Prodemocracy_Movement


2024年5月24日，台北，立法院审议国会改革法案，立法院外的民众集会。摄：陈焯煇/端传媒

志斌知道这段香港“父母与小孩”的故事。但他庆幸青鸟行动中的“课金公妈”不是以这样的赎罪心情提供金钱与物资。当年的太阳花运动不是没有物资援助，
也不是没有包车北上的案例，更不是真的是很匮乏、很穷，“是因为我们当时的心理状况真的很饿，那种马政府执政底下的饿，不该再经历一次。”

在台湾社会，阿公、阿妈（台语：指祖父、祖母）经常予人一种“宠爱”儿孙的形象。举凡“阿妈养的狗”（指被养到白白胖胖）、“有一种饿，叫做阿妈觉得你
会饿”的流行用语，皆在举例长辈对后辈的关爱，并以源源不绝的喂食作为关心的方式，就怕“金孙”饿著。这已是台湾人心领神会的符号。

即使公妈努力维护这段金钱动员的关系不致于变质，然而，金钱、权力、欲望，这些金流通过的暗管，仍无可回避地因著利益而滋生出欺骗与滥用。一名相
信是课金风气起头的“阿奏”（编按：正体台语为阿祖，a-tsóo，祖父母的父母）、也是课金 LINE 群组发起人，遭指控以争议手段募款、帐目不清，遭质疑
就以被抹黑回击，金流去向成为课金公妈议题中绕不过去的争议。同时，这名“阿奏”也被大学同学公开在脸书贴文控诉欠钱不还、搞消失等财务纠纷，随著
社群媒体上一则则的指控激化对立、退群龃龉不断，加上媒体的助燃，一再打击课金公妈的集体形象。原先被称为“失控”的课金公妈，后头也因为金钱因
素，让象征慷慨的课金符码，成为对手调侃嘲讽的素材。

Threads 上一则则呼吁与宣导文也提醒诈骗横行，助彼此守望课金的伦理。但志斌说自己不怕被骗，就算有人来骗取赞助只为了上台北玩一趟他也无所谓，
“课金”是他用以满足自我对民主的想像。他说，台湾的历史、政治一直都是在这样重大的公民运动中推进，只要公民的力量还在，就可以改变一代人的思考
方式，“我不是因为以前不努力所以才资助你，反而是希望你来看看，你们有这个权力上街反对不公不义的事情，无论未来是哪个党乱搞。”



2024年6月21日，台北，公民团体发起“青鸟行动”，号召支持者到立法院外声援。摄：陈焯煇/端传媒

希望年轻人得到启蒙

“金孙”雯婷主动发讯到志斌的 Instagram，她说自己是在高雄读高中的学生，询问志斌是否征求到金孙了。志斌谨慎地询问她是否成年了，雯婷说自己只有
16岁，“如果因为未成年不方便赞助也没关系的！”

志斌并不在意，他只问到，只要父母同意他也没问题。本来只是希望看个雯婷与父母同意的对话纪录，但萤幕的另一头，雯婷传送来一张母亲亲笔的“同意
书”，说明自己同意女儿前往立法院，并留下落款日期5月23日。翌日，也就是24日这天，立法院周遭道路总共涌入逾10万人，创下公民运动纪录。

雯婷接受志斌资助后依约来到台北立法院外。志斌从雯婷的限时动态看到，她在主舞台前听讲，也有动态上写下自己的感受，他只有发给雯婷讯息告诉她，
另一头的路权被国民党借走，要她不要过去，雯婷则回复“阿公”在主舞台这里，一切安好，与身旁的伙伴相互支持。就这样，志斌没见到雯婷，也未曾听过
雯婷的声音，甚至雯婷的样子他也说不出个大概，他只有透过对方的 Instagram 知道她来过，离开前也发讯息给阿公说自己得赶高铁。

就这样。简短的对话内容，不若网路上自称的“公妈”形象般疯狂追逐著金孙要认养，虽然公妈与金孙的组合以长辈与晚辈作为关系的建立，但金钱不只是动
员的功利手段，也不仅仅是资源分配，更蕴含了强烈的政治情感，更像是维护道德边界与重建伦理的手段。

但志斌清楚知道，自己只是出了一次钱，虽然自称阿公，但没必要对金孙情绪勒索。他们透过金钱作为政治情感的宣泄，但没必要因此让爷孙关系成为继
绊，甚至继承了情绪勒索的传统。

志斌与雯婷这对线上课金阿公与金孙，两人的关系因为青鸟行动有了交集，志斌一样会看到她的 Instagram，知道她后来还去过高雄场的反国会职权修法活
动现场。 虽然就这样，但也不止就这样。

在太阳花运动时长成自己政治观的志斌，知道自己对政治的底线在哪；这次的修法，他的底线被明明白白地越过了，他在自己有了经济基础后，希望将这样
的启蒙传递给下一代的年轻人，不用彻底复制他看待政治的方式，但希望他们可以认识到，政治如何影响到国家，决策如何影响一代的人。

他怀著抗争的心情在十年前的夜晚被警力强力驱离，现在他更希望把年轻人拉进来，让他们知道：民主就是这样运作的，民主危机不是困难的事，他甚至是
民主社会的常态，但当你们觉得权益受损，当你们发现民主体制危殆的时候，你们可以挺身而出。 志斌说课金行径像是花钱让年轻人去郊游，但他觉得无所
谓。过去的他在街头抗争因而认识了体制，现在的志斌则希望年轻一代能看清楚体制的脆弱。

在雯婷回到高雄后，志斌仍在转贴各种“认养”文，虽然后续他没有再课金，但这些媒合的金孙们，一路上则是不断拍照传给志斌、或是回报状况让他安心。
“Threads 的流量超怪，我这边突然流量拉得很高，就有很多人来问我这里有没有金孙可以认养，另一些人则是问有没有公妈需要金孙。”他因此回了好几封
金孙的来信，义务联系了好几位公妈。“一直转发啦，干有够烦的。”志斌笑盈盈地说。



2024年6月21日，台北，公民团体发起“青鸟行动”，号召支持者到立法院外声援。摄：陈焯煇/端传媒

年过七旬的金孙

类似志斌的故事在网上流传许多，但金孙未必就是年纪小，提供资源的“公妈”也未必只能是长辈。其中，轩羽的父亲，就是此次受到帮助的“民主金孙”中最
为年长的一位。

5月24日，轩羽在 Threads 上发了一张照片，当天就在社群上沸腾了。照片的主角是轩羽的父亲，一位年过七旬、灰白华发的老伯伯，一早背著书包，从新
竹前往台北参加青鸟行动。

轩羽站在家中窗台，用手机拍下了这一幕。她说，前一天晚间父亲告诉她，自己也想尽一分力去立院陈抗，只是父亲年事已高、她一个人又得在家带孩子，
便突发奇想，在 Threads 上征求新竹地区的“脆友”（指 Threads 网友）带自己的父亲北上青岛东路现场。

这篇“征才帖”瞬间收到上百次转发，当晚，一位二十多岁的清大学生自告奋勇接下这项任务。隔日上午，学生依约开著车、接送轩羽的父亲，直到行动夜
深，他举著自制字条写著“李阿公跟我回家”，护送轩羽的父亲安全返回家中。

这个故事在 Threads 上获得超过三万个按赞数、上千次的转发。轩羽的父亲甚至成为一日网路红人，她拿出与网友的对话纪录，许多陌生网友在现场拍下
父亲在立院周边的身影，主动向她回报父亲的位置与状况。

“当爸爸跟我说想去青岛东路时，本来还担心会不会造成困扰，感觉那是年轻人的场子。”轩羽说，没想到，最后反而是父亲成了受年轻人照顾的“民主金
孙”，才能一圆他的民主之行。

民主，是课金公妈经常提及的修词。在四场大规模公民集会中，南来北往的流动金孙，不只依附在金钱动员的物质基础上，也不仅仅只有北上抗争的表面结
果：“课金”让台湾几代公民的情感紧密联系起来，借由公民运动形式完成代际传承的政治情感与认同，并在金钱动员中呵护著那份建立在认同政治上的物资
与金钱流向的正当性。最终，呈现在政治实践的结果上，则是再一次地清晰了公民社会的底线。

那条不可逾越的道德边界，由民主宪政构筑，并搭建台湾认同的屋瓦，承袭了太阳花运动的旨趣；青鸟行动的“课金公妈”宛如太阳花运动“民主包车”的具象
化。在情感政治的认同纽带上，彼时的金孙与今昔的公妈，仅是一个转身的距离；太阳花与青鸟，更像是十年前的“出关播种”后，由青鸟飞返衔来的果实。



2024年5月21日，台北，立法院继续处理国会改革提案，场外上万民众集会抗议。摄：陈焯煇/端传媒

时代的青鸟

这样的承继，宏杰也有深刻体悟。他感觉到，青鸟行动有相当大程度继承了太阳花的基因。他说，这两次的导火线，皆涉及主权、程序正义与代议政治的争
议，使得动员而来的群众会出现高度重叠；这次反国会扩权行动的各组工作成员，有超过半数都是当年三一八运动的干部。

宏杰观察，青鸟行动相对于三一八，其实是不连续的三天陈抗行动（编按：5月21日、5月24日及5月28日），但协作的形式仍复制了三一八的架构，并在
细部进行调整与优化。

事实上，宏杰所提的，与台湾社会学学术社群“巷仔口社会学”调查小组与政大社研所博士生李俊颖、清大社研所博士生张仁玮、中山大学社研所硕士生陈家
平等人共同完成的〈十年一瞬：2024立法院集结运动的参与者速写〉吻合。

该调查在521的晚间6点至12点，以及524的上午11点至晚间12点，依照不同时间、不同路段（青岛东路、济南路、中山南路）、不同地点（座位区、济南
教会、移动者等），抽样调查立法院周边逾200位参与者，其中有50%的受访者表示曾参与过反黑箱服贸运动（即太阳花运动）。若从年龄分层来看，参与
者平均年龄约35岁，十年前的太阳花学运则为28岁，平均年龄大幅提高七岁，换言之，太阳花世代及其参与群众，与青鸟行动的参与群众相当程度的重叠。

不过，在宏杰眼中，即使青鸟像是从太阳花脱胎换骨而来，两场运动如同孪生兄弟，但两者最大的分别，以他的话来说，即是：没有人居功。没有人有成功
必须在我的执念。

本来，过去十年公民运动沉寂的台湾，一度被错认尚未建立起真正的公民社会，但四场的青鸟行动，或许可以肯认的是，公民社会的红线的确存在，只待被
碰触、被践踏。

“有段时间，我对于台湾能够再有像野百合、太阳花这样撼动社会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是悲观的。”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梅君原以为，社群媒体的同温
层效应、演算法极化了社会对立，过去十年社会争议没有少，但公众讨论却难有火花。

“但是我错了。”李梅君说，即便过去十年少见大规模的群众运动，但对于行动能量的积累一直持续著。社群平台虽然有讯息零碎化、娱乐化的状况，但
Threads 仍在重要时刻成为凝结行动的媒介。

2024年5月24日，台北，立法院审议国会改革法案，民进党立法院党团释放蓝、白、黑三色气球，气球留在立法院的天花板。摄：陈焯煇/端传
媒

没有大台、不再造神，太阳花运动的政治明星，反成为前次运动参与者甩不开的创伤。取而代之的，青鸟行动中，不同世代、不同族群、不同主张的人，都
在几场的公民集结中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声音。

宏杰说，台湾历经每一次大型社会运动后，运动的形式与策略都在进化。前次的记忆与经验并未归零或重洗，反而成为省思与优化的依据。

https://twstreetcorner.org/2024/05/28/chun-yin-leeren-wei-changjia-ping-chen/


从民主包车到课金公妈，将共同的政治情感伦理化，十年前后只是用著不同的语言述说著。志斌的政治情感，轩羽父亲的政治情感，以货币进行的动员，不
仅仅是金钱上的馈赠与支援，也在监督货币的使用上，透过社群的守望与警示，让“课金”在道德层面上更符合运动的期许。

更重要的，货币在金孙与公妈间流动，也在伦理与道德上描绘出公民社会的边界：他们共同落下民主宪政与台湾认同的底线，以十年作为公民社会的检证。

或许，课金公妈不仅仅在于课金，也不意在于突出个体的十年之变。青鸟仍在飞翔，在四场集会后，行政院就国会职权修法提出覆议、反对核三延役、反对
选罢法提高罢免政客门槛，青鸟持续盘旋在青岛东路上。

青鸟行动和课金公妈的运动仍在继续，就像一条永不停息的河流。尽管民主宪政满是坑洞，但青鸟依然衔著砾石，一颗颗地将石块投下，尽管还不够多，但
它们已足够坚固。

（宏杰、志斌、雯婷为化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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